
 

 

 

 

 

 

 

 

 

 

 

 

 

 

 

 

 

 

       

       劍橋七傑中，唯有何斯德一人不是劍橋大學的學生，但住在劍橋市內。他能夠被列

為劍橋七傑之一，而且日後在中國內地會接替戴德生，被神重用，是有一段奇妙經歷的。 

 

手足情深，弟弟頑梗 

靈魂失落，兄長不安 

    



       何斯德生下來就活像個軍人，一八六一年七月二十三日是他出世的日子。因為何斯

德的父親是英國皇家軍官，兩年來太太連生貴子，總希望有一位兒子繼承父業，保家衛國。

大兒子威廉是個文人，終於考入了劍橋大學，而且成績優異，又是個虔誠的基督徒，在校

園團契各項活動中都積極參與。何斯德比威廉小一歲，中學畢業後，深受祖父和父親的影

響，十七歲考入皇家軍校，思想聰敏，體格魁偉，記憶力特別強，小時候善讀希臘文，背

誦長詩，可謂文武雙全。自入軍校之後，紀律嚴謹，深受上級賞識。十八歲那年升為少尉，

在這個軍政世家中，何斯德的前途是無可限量的。 

       二十一歲那年，何斯德從威特島炮兵隊回家度聖誕假，哥哥威廉也回家看父母。威

廉這次回來態度與先前大大改變了，因為當時在劍橋發生了奇妙的事情，就是美國佈道家

慕迪在劍橋、牛津兩所高等學府開佈道會，信主者眾。威廉自己因主的聖道所激勵，心裡

火熱起來，考慮劍橋畢業之後進入神學院深造，獻身事主。這次知道慕迪佈道團要到自己

居住的小城來開佈道會，帶弟弟信主是個千載一時的良機。當然威廉知道何斯德從小就有

父母的教導，尤其是母親諄諄善誘，用聖經啟蒙兒女和用禱告支持家中各人的需要。何斯

德對信仰是知道和了解的，但入軍校以來，對屬靈的事沒有多大興趣。這次兄弟兩人都回

家，威廉心中不斷禱告，求神感動何斯德肯和他一起去參加慕迪佈道會，但這個驕傲的弟

弟硬是不肯去。母親也很難過，但她知道兒子的心，也深知神有自己奇妙的計畫。佈道會

第四晚，何斯德吃過飯後，一個人在客廳看報。母親和威廉已換了衣服要趕去佈道會。母

親再次邀請他同去，何斯德還是沒有興趣。母親闊步往門口走出去了。威廉在急忙中往門

口衝去，經過何斯德的身旁，誠懇地叫了一聲:「老弟，我們一起走吧。」很奇妙，何斯

德把報紙扔在地上，到房間拿了一件大衣，兄弟兩人快步來到佈道大會那幢圓頂大廈。 

       他們坐在最後一排，牧師的介紹，詩班的歌頌，慕迪的講道，也是那套指責罪惡，

警告眾人逃避末日審判和早日獻身事主的老生常談。何斯德似乎沒有任何感動。不過，那

天晚上慕迪的禱告卻在他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何斯德說:「慕迪真的和神講話，那麼親

切、坦率。」人可以和神有如此親密的關係，這一點感覺接連幾天在何斯德心中徘徊。到

了佈道會最後一天，何斯德目送父母和威廉出門去參加佈道會，自己卻溜到後廳，進退兩

難，苦惱不堪。 

       慕迪像過往每晚聚會一樣，盡心竭力的把福音真理、十架大能和事奉喜樂宣揚出來，

誠懇閉目為會眾禱告，最後呼召決志者到講台前。威廉默默地為弟弟禱告，突然在台前的

人羣中看見那個英俊魁梧的何斯德，安靜而肯定地在眾人面前接受了耶穌基督。那是奇妙、



安慰和喜樂的場面。回家途中，兄弟兩人覺得在人間短暫的手足親情，已經進入永恆的國

度了。 

 

放棄軍政生涯 

獻身為主爭戰 

       何斯德在慕迪佈道會最後一晚的決志，對外人似乎是個平凡的行動，但對他來說卻

是個非常的抉擇。他對聖經特別感興趣。兩個星期後，他覺得傳福音，救靈魂，改變人的

生命是多麼有價值的偉業，於是決心要到海外去傳福音。當父親聽到這個人所共賞的年輕

軍官要退伍去海外宣教的消息，實在難以置信，竟然一口拒絕，還把何斯德教訓一頓，指

出這個兒子靈命尚淺，事主是好，但千萬不能感情用事，以致後悔莫及。 

       何斯德是個軍人，知道父親嚴辭相勸，必定有其智慧，只有順服。假期結束後回到

炮兵隊中。但是他歸隊後第一件事就是親自向指揮官報告，自己在慕迪佈道會中決志信主，

而且願意一生事奉基督。指揮官聽後也覺得有點莫名其妙。屬靈的生命力在何斯德的新生

中急速擴展。哥哥威廉不斷為何斯德禱告，也把神在劍橋基督徒學生中所掀起的海外宣教

熱潮告訴他。 

       獻身後幾個月，那是一八八三年的春天，何斯德接到有關戴德生和中國內地會的消

息，對戴氏的奉獻事主、憑信心入中國內地、廣傳福音、拯救亡魂深受感動。他曾寫道:

「中國人屬靈的需要開始成為我的負擔。」但是父親當初的反對該怎樣去應付呢? 五月間，

何斯德收到父親來信，說明如果何斯德真決定要去海外傳道，又是神清楚的呼召，父親不

會攔阻。何斯德有父親的允諾，便毅然約見戴德生。八八三年八月一日，何斯德向戴德生

表達決心要到中國去傳福音的那天，正是司可福在上海突然因惡性白喉症與世長辭的日子。

司可福垂危的禱告蒙神應允了。劍橋七傑中，何斯德是第一位申請往中國的。他年輕時代

就充分表現出順服權威、果敢勇毅和寡言重義的性格。神早就選上了他，把他放在中國，

讓他的生命在中國人當中如明燈照耀了六十年。 

 

禱告就是工作，也是戰爭 

宣道既是天職，更是權利 

       劍橋七傑之中，最能適應中國內地會的行政措施和傳道策略者，就是何斯德。七人

聯袂於一八八五年三月十八日抵上海後，分成幾隊向各地進行福音工作。何斯德、司米德



和蓋士利一隊由上海向北京出發，一路蒙神祝福。西教士在北京舉行了第一次聯合禱告會，

打破宗派的界限、種族的歧見。為了福音，大家同心禱告，二十五個西教士聯合簽名，反

應非常踴躍。聖靈的大能在禱告會中臨到眾人，大家靈命得以復興。其後，何斯德在太原、

平陽各處都專心工作，成績斐然，特別蒙戴德生的欣賞。一八八七年和司米德在洪洞傳道，

與席勝魔牧師同工。當時有二百一十六位村民，同心信主受浸。消息傳開，轟動一時。一

八九一年又有五十位受浸。 

       翌年十月又有五十一位受浸，教會人數日增。何斯德三十四歲那年，戴德生邀請他 

擔任山西區監督要職。同年 (一八九五年)，正遇四川到處暴動及八月的谷成大屠殺。幾年

後，慈禧太后宣告排洋政策。接著是義和團之亂，宣教士和所有的福音工作都大受打擊。

何斯德蒙主保守，僥倖逃生。 

       在工作上，何斯德很精幹認真，經常隨戴德生出國聯絡和佈道。曾遠赴澳洲，學習

行政、指揮、拓展和策畫工作。戴德生看重何斯德在禱告方面的造詣。何斯德認為禱告就

是工作，禱告就是戰爭。所以他在傳道工作上的成功，完全依靠「屈膝禱告」的功夫。傳

福音不單只是一個天職，也是基督徒的一個特權，因為不傳福音我們便有禍了。 

 

求婚未遂，傷心欲絕 

主愛無邊，有情人終成眷屬 

       何斯德是個生活嚴謹的軍人。平常工作極認真，寡言笑。到中國來工作已經五年，

快到三十而立之歲，但是連談戀愛的機會也不多。在同工中有一位姬肖黛小姐，是戴德生

大妹妹的長女，美麗可人，只是體弱，常常生病。何斯德很喜歡她，但不知如何示愛。一

八九〇年，姬肖黛小姐病重要回英國，何斯德鼓起勇氣向她求婚。姬肖黛小姐表示萬分感

激，無奈自己此次回英，身負重病，生死未卜，豈敢以身相許，她毅然拒絕了他的愛意，

隻身回英國去了。  

       何斯德失戀的打擊，箇中痛苦，難以言宣。當時有點失意，自歎不如人，還以為自

己無能，何必高攀? 他想姬肖黛小姐是名家之女，聰明能幹，主理內地會總部事務，易如

反掌，或許不想下嫁這個軍人出身的宣教士而以重病回國為託辭吧! 矛盾的心境始終藉著

禱告和交託安靜下來，更努力投身於主的聖工上。豈料三年之後，姬肖黛小姐在英國休養

過一段長時間，恢復健壯，再來中國和何斯德結婚。其實姬肖黛小姐是深愛何斯德的，只

因自己疾病纏身，豈能因兒女私情，連累何斯德的前途和神的工作呢，故忍痛回國，然而



神的安排是最美好的。三年的分離，使他們二人的心因關山萬里的阻隔，而在靈裡拉得更

近了，有情人終成眷屬。他們的婚姻把兩個生命聯結起來，在短暫的人生路途上度過了五

十個寒暑，最後還是體魄強壯的何斯德目送愛妻先回到天家。 

 

勇於改革，承先啟後 

鼓勵華人教會獨立 

       義和團之亂後，西教士被殺者不少，福音工作大受影響，僥倖逃生的也有許多被調

回國。何斯德在痛定思痛之餘，回顧過去多年來中國內地會及其他西方派來的教會機構，

均以西教士為主，一切行政、經濟、措施都與華人脫節，更沒有任何長遠計畫訓練華人接

班，一旦西教士撤退或被迫離開，神的工作就陷入真空狀態。所以動亂後一年，何斯德立

即提出改革，提拔有才幹、虛心、靈命好、不爭權的中國同工，教導他們事奉的方法，肩

負重要職位，為主犧牲，建成自立的華人教會。他的口號是:「我們必須建立一些以華人

領導的中國教會。」教會自立這種創見，在當時一貧如洗的華人社會，談何容易? 數十年

來，西教士都在領導位置，養成華人嚴重依賴的心態；華人領袖增多，無形中削弱了西教

士的權力。種種因素，使何斯德的創見仿如幻夢。不過，戴德生早已選定何斯德接替他的

工作，立即委任他為執行總主任。到一九〇五年，戴德生逝世後，何斯德全權負責內地會

一切工作，改革進展神速，有四方面值得一提: 

       第一，鼓勵西教士通力合作，積極訓練華人同工。 

       第二，廣設訓練站、栽培班、聖經學校，在教義上、佈道法上、治會學上全盤教導

華人。 

       第三，開拓新工場，向中國西北、西南等少數民族發展，推動福音工作。一九二七

年「前進運動」的四大綱領，就是針對這項計畫而設的。 

       第四，盡量與中國教會、華人同工合作，一起推動內地會範圍內的聖工，也協助其

他工作。 

       據統計，一九〇五年，即戴德生離世那年，內地會的中國信徒約有一萬人；到了一

九二〇年，受浸會友增加到五萬二千人。何斯德於一九三五年在上海退休時，內地會在華

教士約有一千三百六十人，教會約有一千二百間和二千多個福音站，受浸會友約有七萬五

千人。中國領袖人數大增。當艾德理 (David Howard Adeney) 在一九三四年從英國到上

海與何斯德見面時，何斯德開門見山第一句話便說:「艾德理先生，要小心民族優越感，



像剛吃完大蒜一樣，人家會嗅到的。」何斯德在破除「基督教是洋教」這個觀念上，下了

不少功夫。 

 

退而不休 

異象常新 

       何斯德退休後，仍留在上海內地會總部。那時，日本侵略中國，人民受害無數。一

九四一年，日本攻佔上海，把何斯德和其他西教士都監禁起來。為主勞碌 一生，晚年還

要受日本人的凌辱，他沒有拿起槍來，相反的，他舉起雙手為仇敵禱告，求主早日賜下和

平。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無條件投降。老兵何斯德身體衰弱蒼老了，八十多歲的老翁，

在中國住了六十多年，趁著還能走動之日，寒冬之前便回英國倫敦休養。翌年，有些朋友

來探望他，發現屋中簡陋，病房中更形清冷，有人問:「你喜歡花嗎?」他以軍人的口吻回

答:「不特別喜歡......」過了一會，雙目發出溫柔的光芒，臉上露出晨曦的微笑，口裡說:

「我看見一個美麗的異象 ......」「甚麼異象?」朋友都走近床前。「我見到耶穌便感動到

流淚......見到耶穌是個多麼美麗的異象!」 

       那天是五月十一日。兩目安閉時，他已在地上看過了八十五個春天。劍橋七傑中，

何斯德是壽命最長的一位。 

 


